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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醒着的青年”

钱钱理理群群：：
教教育育之之外外言言教教育育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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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教育：既得利益链条不打破，教育难有根本变化

谈家庭：家史是国史的缩影
齐鲁晚报：就《我的家庭回忆录》问

您两个问题，您的家庭对您日后的成
长特别是学术研究的影响大吗？

钱理群：影响非常大。我这本回
忆录和市场常见的回忆录有一个非
常大的区别，我不是纯感情的回忆，
我写作的时候带着双重身份：我既
是一个家庭成员，也是学者，把这段
家庭历史当成我的研究对象。我的
家庭非常典型，比如说我的家庭成
员里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普通
市民，我的外祖父又是晚清维新派
的代表人物。我的家庭成员本身就是
一部知识分子命运史。所以有人评价
说，这部家史实际上是国史。

至于家庭对我的影响，比如我对
农村问题的关注，开始并不是受父亲
的影响，但我后来发现是继承了父
亲，这让我非常高兴。实际上我的家
庭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影响了我的价
值判断。我的专业研究面临的一个问
题是如何看待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
分子的关系。我认为第一要理解之同

情，无论是我的共产党的哥哥，还是
国民党的父亲，他们都是那个时代
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我的父亲从国
家独立富强的目的认同了国民党，
而我的哥哥当时要追求民主自由而
认同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国共两党
都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对
两党的态度一是理解之同情，另外
我认为他们都有要总结的历史经验
教训。

我的立场不大容易被现在的学
者和普通人接受，因为现在人思维太
简单，要么站在国民党一边非常美化
民国，要么站在共产党一边把国民党
恨之入骨，我对两者更能理解之同
情。而且坦白来说，从我感情的角度，
当然也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是
更倾向于加入共产党的哥哥，一个原
因是父亲去了台湾和我们不在一起，
另外就是我认为哥哥当时做出这个
选择冒着很大的风险，几乎是意味着
背叛父亲的。

齐鲁晚报：您在写作的时候会不

会假设另外一种可能，比如您或者当
时的某个家庭成员换一种选择会怎
样？

钱理群：当然也有人问：假如钱理
群随着父亲去了台湾会怎样？还有人
把我跟李欧梵作比较：如果钱理群到
台湾去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李欧梵？那
是可能的。还有一个人问台湾的学者：
如果钱理群去台湾了，还有今天的钱
理群吗？

也有很多人认为我大哥从美国
回来可惜了，他是小爱因斯坦的学
生，他们觉得如果他不回来，他的地
位和今天就不一样了。但我大哥不后
悔，他是学水利的，中国有黄河、长江，
从专业角度说，黄河、长江在世界上
有几个？现在好些人有偏见，好像回
国就是一片黑暗，其实并不是这回
事，你去问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绝不
会后悔回国，即便经过“文革”的磨难。
他们想得很简单，就是爱国，就是一
定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现在很多
年轻人不能理解他们。

齐鲁晚报：是什么促使您的关注
点从学校教育转变到平民教育？

钱理群：这主要是基于我对现在
的中小学教育的判断，中小学教育已
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链条，且很难
打破，而这个既得利益链条只要不打
破，中小学教育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几
乎是不可能的。

我关心打工者教育和志愿者教
育，是因为打工者是弱势群体，而弱势
群体的觉醒会影响中国的未来。作为
知识分子，我不能做别的事情，但至少
可以通过编人文教材帮他们觉醒，认

识到自己的权利。关注志愿者是因为
我看好年轻人的力量，虽然我不能直
接为弱势群体服务，但我能做的是影
响青年。我经常说“想大问题，做小事
情”，我做的都是小事情，但我所思考
和要解决的是大问题。

齐鲁晚报：您曾说要“告别教育”，
但您一直通过演讲等方式影响一线老
师。这些年与一线老师的互动，您认为
哪些是您比较欣慰的，哪些问题是您认
为推动起来比较困难的？

钱理群：我寄希望于一线教师，
实际上我也认为一线的确有很多好

的教师。我在教育界是举理想主义旗
帜的人，所以有很多老师找我，我的
书可以帮我发现一大批这样的教师。
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一批有理想、有教
育良知的教师，只不过这些老师现在
比较孤独，我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概
括：比例很小，绝对量并不小。我寄希
望于这个群体的作用，影响一个是一
个。用鲁迅的话说，大部分青年是睡
着的、玩着的，醒着的是少数，但实际
对历史起作用的是“醒着的青年”，只
要你培养了一批醒着的青年就不得
了啊。

尽管早在两年前就宣布要“告别教育”，但对于著名学者钱理群而言，教育依旧是他的退休生活
中绕不开的话题。只是面对学校教育中越发坚固的既得利益链条，75 岁的钱理群自知难有突破，他
转而关注平民教育和志愿者教育，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钱理群以振聋发聩的批评闻名，但他却时常提醒自己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勿忘作为知识分子的
本分。对于种种关于鲁迅作品逐渐退出教材的争议，这位鲁迅研究专家很少表现出担忧，他经常挂在
嘴边的话是——— 要相信鲁迅。

近日，在新书《我的家庭回忆录》出版之际，钱理群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专访。

【同题问答】

齐鲁晚报：您正在看的书有哪些？
钱理群：我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直

在读中国乡村建设先驱梁漱溟、陶行知、
晏阳初、卢作孚的全集。我前年说要在“教
育之外谈教育”，但没有完全离开教育，我
现在更关注社会教育。我去年做了两件
事，一是和北大一些师生编了一本《平民
教育人文读本》，这本书主要是给打工者
读的；另外我编了一套《志愿者文化丛
书》，这是给志愿者提供的精神资源。

齐鲁晚报：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是哪
一本？

钱理群：肯定是鲁迅的书了。

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
齐鲁晚报：这几年，一些退休学者

如资中筠、茅于轼表现得似乎比年轻
学者更活跃，更关注公共话题，一些批
评也更尖锐，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钱理群：这一方面和体制有关，另
外就是这些人已经功成名就，没有更
大的追求。我也时刻告诫自己，要和现
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过于介入现
实。我最近要出一本书叫《知识分子的
本分》。知识分子的本分是什么？其实现
在我们误解了，因为很多知识分子远
离现实、不关心现实，所以大家非常强
调知识分子要介入现实，恨不得让知
识分子成为战士。我觉得知识分子介

入现实是对的，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体
现，但如果只是一味地介入现实，而且
介入过分具体的现实政治，就会丢掉知
识分子的本分，因为知识分子的本分是
思考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如果一个知
识分子只关心现实问题，而忽略了对于
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那么这个知识分
子至少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

现在中国最缺少的是大哲学
家、大思想家，回答、思考一些根本
性的价值观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精
神的问题，并且提出新的想法。

齐鲁晚报：您所说的大师的标
准是什么？

钱理群：大师是要有原创性、独创
性的，但现在我们国家一个也没有，而
且还没有这种自觉。我去年给青年做过
一个演讲，我对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说：“在座的，你们的年龄是 20 岁、30

岁、40 岁，你们和我的年龄差距是 30

岁到 50 岁之间，你们有没有想过未
来 30 年到 50 年，你们会面临什么问
题？中国和世界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是年轻人应该回答的问题。年轻
人现在都在逃避现实，能够关注现
实就已经了不起了，但在我看来，仅
仅关注现实还不够，还要从现实中跳
出来，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

谈鲁迅：要对鲁迅有信心
齐鲁晚报：您长期研究鲁迅，为

什么现在鲁迅不仅从教材里退出了，
在社会生活层面似乎也在逐渐退出？

钱理群：我觉得我们要对鲁迅有
信心。我曾经有一个判断，我现在仍
然坚信不疑：一个人只要具备两个
条件，一是有一定的文化条件，因为
鲁迅的很多东西不是很好懂；第二
个是这个人在思考问题，那他迟早
会接触鲁迅。因为鲁迅对问题的思
考，并不仅仅停留在某个具体问题
上，他比较超越。鲁迅和很多人不一
样的地方在于，他的作品是谈人性
深度的问题。我也发现很多年轻人，

在中学时不喜欢鲁迅，但到了一定
年龄，有思想、有追求的时候就开始
读鲁迅。

我曾经说，中学讲鲁迅的目的
通俗点说是为了“认门牌号码”，让
学生知道个大概，至于内容，似懂非
懂就够了，根本不可能要求学生深
刻理解鲁迅。可是，如果在中学都取
消鲁迅的话就麻烦了，以后就不可能
找他了。我一直讲不能低估中学生的
理解能力，我的书《钱理群中学讲鲁
迅》附了很多学生的作业，水平相当
高啊，很多我们的研究者未必做得出
来，不要低估年轻人对鲁迅的理解。

我刚写了一篇
文章，有一 批
70 后鲁迅研究
者写了一本书
要我写序，他
们当中就有
一 部 分 人
提出，要
终 身 和
鲁 迅 对
话 ，所 以
我根本不
担心鲁迅
的力量。

钱钱理理群群近近照照（（摄摄影影 阮阮祥祥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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